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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价格谈不拢，那是鬼都不相信的借
口。价格既然都那么低了，还有什么谈不拢
的？他是故意把“祸水”引走：我这店不收这
种牌子的手机，五星电器商场有专门回收手
机的地方，没准儿能卖个好价钱。两青年信
以为真，就去了他推荐的商场。

警察和小偷两头都不得罪，手机店老板
简直是诸葛孔明再世。

胡雪林向老板简单询问了一下两小青
年的外貌、衣着特征，就直奔电器商场。一到
商场内，胡雪林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两青
年正在手机柜台边转悠，寻找买主。胡和两
徒弟掏出手铐，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将他们
铐了。然后从他们身上搜出了 !只手机，价
值 "万多元。

当镇江最大的百货大卖场大润发刚开
张时，甭说每天来购物，即便不购来瞧新鲜
的人也如潮水般一波一波往里涌。卖场老板
既开心得如同有人在他胳肢窝里挠痒痒，也
时而眉头紧锁，为每天多达数十起的顾客钱
物失窃投诉案而苦恼。他不知道，超量的购
物者人头涌动，也给“小偷公司”创造“业绩”
提供了最佳良机。这段时间有不下于 #个偷
窃团伙、$%多个小偷不约而同地会集于此，
每天在商场内外频繁进出。胡雪林便带着徒
弟到大润发以及周边地区的公交车站、长途
车站调查，听到一些“信息员”反映，这段时
间乘车进出市区的哑巴乘客突然多了起来。
哑巴购票与常人不同，因语言不通，他们必
须要把前往某地的时间、地点，写在纸条上
给售票员看。为了不打草惊蛇，胡雪林和反
扒大队的队员们先分头跟踪观察镇江与外
地的进出交通通道，了解小偷团伙的活动规
律。经过几天发现，小偷团伙中既有哑巴，也
有正常人，还有的是吸毒分子。他们都以周
边城市做落脚点，每天流窜来镇江，先是以
超市二三楼的网吧为暂栖地，当超市人气最
旺时，他们便陆续出动，相互掩护共同作案，
得手后迅速乘车离开镇江。这些团伙虽然相

互不认识，也没人担任总指挥，但他
们却相互配合默契。通常他们一早
会聚在网吧，等到 "% 点左右，超市
人流猛增时，有一批人先下到一楼
超市作案，东西到手了，回到网吧；
然后守候在网吧的第二批团伙下去

作案。第二批上来，第三批再下去……中午
饭就在网吧里吃。饭后继续“作业”。他们这
样轮流“作业”，为的是防止同时作案既相互
干扰，又容易暴露。等待的人在网吧上网，让
人感觉不到他们有什么异常。

为了把他们一次性扫荡掉，胡雪林他们
先调看了大卖场的监控录像资料，同时让网
吧提供了这批团伙每人上网的身份证扫描
图片。这天，胡雪林等身着便衣的数十位反
扒大队成员也早早来网吧上网。等扒窃团伙
一批批下去作案、又全部回到网吧时，他们
把网吧大门关闭锁定，来了个瓮中捉鳖。
春雨潇潇。一早 &点半。胡雪林在长途

汽车站，一下子擒获 '名聋哑小偷团伙。三
女五男。胡雪林将他们带到公安交通分局。
从 '人的姿势、眼神判断，胡雪林看出来，这
伙人中并不全是聋哑人。为了检测他们中谁
真谁假，他猛然大喝一声：“坐下！”

'人中有 (人———两男两女闻声不由自
主地坐下。
“混蛋！你们居然装聋作哑骗我？”胡雪

林和伪装聋哑的两男两女，几乎同时都笑起
来。

据那 (人交代，是几个哑巴写纸条让他
们装聋作哑，这样作案时被发现，容易获得
失主的同情而脱身。即使被警察抓住，也会
因聋哑残疾而获轻判。没料到胡大个子略施
小计戳穿了他们的把戏。

两名云南籍的扒手，流窜到苏南一带
“淘金”。长三角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富庶之
地，他们已多次听同行“通报”：这里钱多、好
偷！但又有人同时提醒他们：镇江有个胡大
个子，是反扒的便衣“神警”，你们不要到他
的领地，往“枪口”上撞，到头来偷鸡不着反
蚀了米。
这两个扒手也已是江湖老手了。他们打

一枪换一个地方，将别人口袋视作取款机，
过着吃喝嫖赌、花天酒地的生活，从未失手
过。在苏南转了一圈，他们屡屡得手，便抱着
侥幸心理来到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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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你看到刚才那个男人吗

菲茨西蒙斯把本子翻到中间，露出一张
纸片，整齐地叠着插在里面，好像有意要藏
起来似的。他把它拿出来，打开摊在桌上给
我看。是一则广告，一张宣传某种娱乐场所
的廉价传单，据我所知那种场所一度在伊斯
灵顿和齐普赛街等地区兴起，但后来逐渐稀
少。广告上装饰有一条蛇、一只猴子
和一只穿山甲的图案。它写道：

丝金博士之神奇房屋

矮人$杂耍$胖夫人和活骷髅

馆藏天下珍奇

一便士入场费

白教堂区%寒鸦巷

我妻子玛丽第二天回到了伦
敦。她从坎伯威尔发来一封电报，告
诉我她要回来。她的火车进站时，我
就在霍尔邦高架桥等她。我必须说，
其他任何原因都不会让我离开贝克
街。我仍然相信福尔摩斯会设法联
系我，生怕他冒着所有危险回到了
原来的住所，却发现我不在那儿。
现在是十二月的第二个星期，月初的坏

天气已经过去，太阳高照，尽管天还是很冷，
但一切都闪耀着一种繁荣和欢快的色泽。我
下了马车走进车站。车站也一样拥挤。列车准
点运行，站台上满是拿着箱包、提篮的小伙子
们。玛丽的车已经到站，车门打开，把更多的
人倾倒进这座大都市，我一时找不到她，但后
来就看到了。她走下车厢的时候，一件事情引
起了我的不安。有个男子忽然出现，拖着脚步
从站台上走过去，好像要和她搭话。我只能从
背后看到此人，除了一件不合身的夹克衫和
红头发之外，无法再看清什么。他似乎还对玛
丽说了句话，然后就登上火车，消失不见了。
不过，也许我看错了。我走近时，玛丽看到了，
露出笑容。我把她搂在怀里，我们一起往出口
走去。我叫车夫等在那里。

玛丽有许多话要对我说，讲述她这次拜
访朋友的经过。整个拜访都很成功，只是她
自己在最后几天有点头疼和嗓子疼，旅途中
又有所加剧。她看上去有些疲倦，我追问之
下，她抱怨说胳膊和双腿的肌肉感觉有点沉
重。“可是不要对我大惊小怪，约翰。我休息
一下，喝一杯茶就会恢复的。我想听到你所
有的新闻。我读到了关于福尔摩斯的那桩奇

事，究竟是什么情况？”
我当时无暇分心，她又把自己的病说得

那么轻松，而且我还在想着那个跟她搭讪的
陌生男人。很可能，就算我了解病情，其实也
做不了什么。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永远要承
受这个内疚：我对她的身体不适掉以轻心，
没有看出伤寒病的早期症状。这病魔很快就

要把她从我身边夺走。
是她提到了那个人，就在我们

上路之后。“你看到刚才那个男人
吗？”她问。“在火车上的？看见了。
他跟你说话了吗？”“他叫出了我名
字。”我心中一惊：“他说什么？”“就
是‘早上好，华生夫人’。他非常笨
拙，是一个工人，我估计。他把这个
东西塞到我手里。”

她拿出了一个一直攥在手里
的小布袋，她把它递给我。袋子里
沉甸甸的有东西，我起先以为是硬
币，因为听见金属的叮当声。当我
打开，把袋里的东西倒在手心时，
却发现是三枚坚硬的钉子。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那人没说别的
吗？你能不能描述一下他的样子？”“不行，亲
爱的。我几乎都没看他，因为我正望着你呢。
他头发是栗色的，我想。脸上脏兮兮的，胡子
拉碴。这要紧吗？”“他没说别的？他有没有
要钱？”“我告诉过你。他打招呼叫我的名字，
没别的。”
“可是为什么有人要给你一袋钉子呢？”

这话刚一出口我就恍然大悟，兴奋地叫了起
来，“钉袋！当然！”“什么呀，亲爱的？”“我猜
想，玛丽，你可能刚刚见到了福尔摩斯本
人。”“一点儿也不像他呀。”“那就对了！”“这
袋钉子对你有意义？”
意义太大了。福尔摩斯要我回到我们在

寻找罗斯时曾经去过的两家酒馆中的一家。
它们都叫“钉袋”酒馆，他想到的是哪一家
呢？肯定不是第二家，朗伯斯区的那家，因为
那是萨莉·迪克森工作过的地方，警方已经
知道。总的来看，第一家，埃吉巷那家更有可
能。他当然是担心被人看到的，从他与我联
络的方式就可以领会到。他化了装，如果有
人看到这次接触，在站台上拘捕玛丽或我本
人，只会发现一只装着三根木工钉的布袋
子，根本看不出传递了什么消息。


